
刘少奇的调查研究与�七千人大会�
�

谭炳华
(株洲工学院社科部,湖南 株洲 � 412008)

摘 � 要:刘少奇在� 大跃进�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以来的调查研究, 与他在� 七千人大会�上对国民经济

严重困难的客观估计、对产生困难的原因与出现错误的根源的深刻分析乃至� 七千人大会�会风的形成, 有密

切的关系。对这些关系的研究,说明了领导干部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必要性及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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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我们党历来重视调查研究工作。民主革命时

期,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典范;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,

刘少奇在这方面又形成自己的风格。针对� 大跃

进�、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党的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情

况、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及人民生活状况, 刘少奇作过

大量调查研究, 从而在� 七千人大会� 上对经济的严

重困难以及产生困难的原因、形成错误的根源, 有一

个实事求是的估计。在此基础上中央拿出调整国民

经济的措施,对症下药, 才取得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良

好效果。研究刘少奇在�七千人大会�前几年的调查

研究与� 七千人大会�对国民经济形势的认定、会风

的形成、中央决策的制定等之间的关系, 在今天仍具

现实意义。

一 � 对形势的客观估计来自调查实践
建国后 ,刘少奇在调查研究方面有自己的独到

之处。其一 ,目的明确, 使调查有的放矢。他认为调

查的目的有三个: 一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

否正确;二是了解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; 三是发

现脑子里还没有考虑过的新问题。其二, 调查的途

径多样。50 年代初, 刘少奇特地从湖南老家找了几

位老实的、有经验的、敢讲真话的农民, 担任他的通

讯员,要他们每年给他写几封信, 如实反映情况。除

了听干部汇报以外, 他还身体力行, 亲自去基层, 跋

山涉水,不辞劳苦。1961年去湖南长沙县、宁乡县等

地的 44 天调查, 堪称党内调查的模范。其三, 调查

细致深入而全面, 往往轻车简从, 吃住都在民间, 真

正做到不扰民, 不张扬, 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。

在� 大跃进�、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特殊的政治氛围

中, 调查流于表面、单听汇报 ,可能为假象所迷惑, 因

而作出的决策就会离题千里而遗害无穷。刘少奇在

调查中善于体察群众情绪, 常常不声不响地仔细观

察人和事, 从对方是笑脸还是苦脸,是鼓着眼睛还是

眯着眼睛, 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等表情中, 去探求他

们的真意。其四, 刘少奇的调查研究是经常性的, 决

不是偶尔为之。据他的秘书吴振英、刘振德回忆,

1956 年以后, 差不多一年当中有 1/ 3 左右的时间在

下面。� 大跃进�、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,刘少奇去基

层次数更多, 程度更深入。1957 年 2 月,刘少奇率调

查组赴河北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和广东等省考察,他提

醒随行人员对那些听到的� 不实之词�要警惕, 不能

信以为真,因为他发现有的省在汇报时作假, � 报喜

不报忧�。1958 年, � 大跃进�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

开展, 以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和� 共产风� 为主要

标志的� 左�倾错误严重泛滥, 为此, 刘少奇又于 1958

年 9 月到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省考察, 反

对浮夸风和� 共产风�。1960 年 4 月在河南考察时,

他教育省委的干部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, 对困难

要如实反映, 同时不能盲目过度, 不能搞跳跃, 一下

子想跳到社有经济、跳跃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, 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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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。1961 年 4、5 月, 刘少奇去湖

南长沙县、宁乡县等地作了为期 44 天的实地调查。

这次调查对他在� 七千人大会�上就形势的估计、怎

样评价近几年工作得失等, 影响很大。调查前, 他定

下了� 不住宾馆、不住招待所、不扰民、自带油盐柴

米、自备碗筷用具、一切轻装简行� [ 1]的规章, 以了解

实情。在宁乡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, 他就住在

猪饲料房(又作办公地点 )。他一再对工作队强调

� 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, 不这样, 调查研

究之风就不能兴起�。

� 七千人大会�上, 对困难和形势的估计是有分

歧的:有人乐观, 认为形势已根本好转, � 五八年的劲

头又起来了� , � 生产高潮正在开始到来�, 过两 年又

可以� 组织新的跃进� ; 有人在讨论刘少奇为大会作

的� 书面报告�时, 认为� 对过去几年的缺点、错误讲

得过分了�。[2]刘少奇在�书面报告�中指出几年来的

缺点错误是:计划指标过高, 部门比例不协调; 在公

社化的过程中, 进行了不适当的、过多过急的变动;

不适当地建立了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; 对农业增产

的速度估计过高。虽然在报告中他说到� 成绩是主

要的�、� 缺点错误是次要的�, 但显然作了较多的保

留。在大会讲话中,他讲得更充分: 从1959 年到 1961

年,农业不是增产, 而是减产, 减产还相当大, 工业也

减产, 1962 年也难以上升; 由于工农业减产, 人民吃

的粮食、副食品、肉、油都不够, 穿的、用的也不够。

� 我们原来以为, 在农业和工业方面, 这几年都会有

大跃进。��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, 反而是退了许

多,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�。[ 3]这种估计是客观的。

1961年 4、5 月在湖南调查时, 他看到不少人因粮食

不够得了浮肿病, 他到一些农民家里, 揭开锅盖, 打

开碗柜,看到油盐罐子里只有盐没有油, 锅里炒的是

野菜,甚至来与他见面的亲戚、熟人当中, 也有不少

人得了浮肿病。他的 70 多岁的老姐姐颤巍巍地对

他说: �老弟呀,你在中央做事, 要给人家饭吃口罗!� [ 4]

5、6月间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及大跃进中的惨

况时,他语气沉重, 痛苦、愧疚溢于言表: � 农民饿了

一两年饭,害了一点浮肿病, 死了一些人, 城市里面

的人也饿饭,全党、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��

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�。[ 5]

二 � 调查的深入使他对产生困难的原因

及工作得失的评估也更加深刻

1958 年以来出现这么严重困难的局面, 过去总

是归咎于或主要归咎于自然灾害, 不敢从主观上从

领导工作中去找原因。刘少奇对产生困难的原因,

概括为� 三分天灾, 七分人祸�。1961 年在湖南家乡

调查时, 他与小时候一块放牛的农民朋友李桂生有

一番谈话, 他问: 人们说去年干旱很厉害, 安湖塘的

水车干了没有? 当得知还有半塘水时, 他回忆起小

时候有一年安湖塘干得见底, 但每亩田还收了两三

担谷, 李桂生快人快语:主要不是天灾, 而是人祸, 是

� 五风�刮的结果。[ 6]故乡老百姓对公共食堂深恶痛

绝, 有群众说: � 这大锅饭要是再吃下去, 就要人死路

绝, 国破家亡�。[7]在长沙县天华大队等地刘少奇一

举解散公共食堂, 老百姓流泪鼓掌、奔走相告, 一位

七十多岁的老农称� 这下上面睡醒了�。[ 8]因为�割资

本主义尾巴� ,农民不种自留地、不养鸡猪, 以至一年

到头难得闻到肉星味, 不仅湖南, 其它地方不断传来

农村非正常死亡的消息使刘少奇触目惊心。随后他

又通过对山西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等几个省干部的调

查, 得出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困难主要原

因的结论。他的调查研究就从点到面、由具体到抽

象, 从而就有�三分天灾、七分人祸�的结论。由此进

一步评价近几年� 大跃进�以来的工作得失(尽管这

个问题在当时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) , 他有如下

观点: � 全国总起来讲, 缺点和成绩的关系��恐怕

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, 还有些地区, 缺点和

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�, � 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

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, 成绩不是主要的�。[ 9]这就突

破了党内流行很广的有关�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�

(即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, 成绩是九个指头)的框框。

自 1959 年庐山会议错误开展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以

来, 不少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不敢面对当时现实,对工

作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, 而习惯于用� 一个指头与九

个指头�的框框去套。刘少奇上述观点是相当难能

可贵的, � 没有大无畏的革命勇气, 不可能提出这种

实事求是的意见来�。[ 10]正因为他敢于面对现实, 实

事求是地评价� 大跃进�以来的工作得失, 当时从中

央到地方的许多领导都能比较客观地对� 大跃进�以

来的工作进行认真回顾与总结, 为进一步顺利进行

国民经济调整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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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� 勇于自我批评, 为大会吹来清新之

风

刘少奇多次论述到,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, 应该

敢于实事求是地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, 我们党倡

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, 不仅是我们党区别于

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, 而且是� 推动我们事业前

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, 也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列宁

主义政党所必须采取的态度�。�既然错误是客观存

在的, 就不应该把它隐蔽起来, 不应该不去纠

正�。[ 11] 1961 年在湖南调查中, 刘少奇曾与长沙县天

华大队原党支部书记王升平谈到刮� 五风� 问题时,

他自责地说 : � 刮�五风� 的错误不能只怪你王升平,

各级都有责任,中央和我也有责任, 我回来是向你们

承认错误的。这个教训太深刻了, 以后刻一块碑立

在这里,或是写个大单子, 用镜框镶起来, 子子孙孙

传下去,要大家记住, 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!� [ 12]

在家乡宁乡县炭子冲与基层干部、农民的座谈会上,

谈到近年来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及我们工作中的失

误,他再次坦诚承认: � 这是不是完全怪大队干部呢?

也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, 上边要负主要责任��有

的是中央提倡的, 如办食堂, 因此根子还在中央� ,

� 这次回来, 看到工作搞成这个样子,中央有责任, 要

向你们承认错误�。[ 13]在刘少奇的模范作用带动下,

� 七千人大会�上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等都作了自

我批评, 从而使会议气氛空前活跃, � 出气� 之风大

开,大家畅所欲言 ,以至到原定会议结束之日, 许多

人还觉得言犹未尽,于是中央决定会议延期, 让大家

把� 气� 出够, 真正是� 倾箱倒箧而出� (毛泽东语)。

亲身经历过� 七千人大会�的薄一波老人事后评价,

象� 七千人大会� 这样, 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自我批

评,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, � 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

开展党内批评, 是从未有过的�。[ 14] 这种会风, 其影

响是深远的,对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。

四 �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探索产生错误的

根源

� 七千人大会�上, 对 1958 年� 大跃进�以来所犯

错误的根源进行了分析, 归纳起来有: 经验不够; 违

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;分散主义严重泛滥;丢掉了实

事求是的作风; 过火的党内斗争和只反右不反� 左�

等等。刘少奇根据几年的调查得来的情况, 进行研

究, 上升到思想理论高度,其论述与其他领导人相比

较, 又有自己的特点。

在刘少奇看来, 这几年之所以犯瞎指挥、浮夸

风、穷过渡等错误,主要原因是我们贯彻民主集中制

不够或者没有贯彻民主集中制, 比如食堂问题,上面

说办公共食堂可以节省劳力、解放妇女, 但 1961 年

刘少奇在长沙县天华大队调查时群众不这样看, 群

众说: 我们这里的食堂专人砍柴、专人挑水、专人舂

米、专人煮饭、专人做菜, 光这些就占用了 1/ 3 的劳

力; 食堂吃大锅饭, 要烧硬柴, 不烧茅草, 就上山砍

树, 把成材的山林砍得七零八落, 这哪里是节省, 完

全是浪费, 是破坏,是造孽! 食堂问题当时已成为政

治问题, 因为上面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、是向

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, 谁说食堂不好,就是破坏社会

主义阵地。�上有所好, 下必甚焉�。我们有的领导

干部压制群众的意见, 使群众不敢讲话, 结果错误越

来越严重。湖南调查期间, 刘少奇发现天华大队党

支部书记彭梅秀放不下天华这个� 红旗大队�的包

袱, 阻止群众向他和工作队反映情况,刘少奇给予了

严肃批评, 并使彭心悦诚服。调查中,刘少奇一再启

发群众讲真话, 并且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及调查策略

使群众讲出真心话。群众发自内心的诉说 (甚至哭

诉) , 使刘少奇为之震颤。� 七千人大会� 上, 刘少奇

深刻地指出: 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,吃了

不讲民主的亏, 麦子要割, 食堂要办, 这个事情人家

晓得的, 我们不民主, 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, 不充分

在人民中间讨论, 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, 这是一条

很大的经验教训。值得注意的是, 刘少奇提出了一

个重要观点: 党内民主固然重要, 但党内民主不能代

替国家民主。他提出要充分发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

的作用, 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。他说, 社

员大会、社员代表大会、人民代表大会, 要真正建立

起来; 党委员会、人民委员会, 要真正实行民主, 这

样, 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。这种理论

论述已论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保证问题, 较毛泽东

在会上的有关论述要来得深刻、具体。

在� 大跃进� 以来几年的调查中, 刘少奇经常了

解到下层有的干部为了讨好上面或掩盖自己工作的

无能, 不惜造假,说空话, 瞎指挥。� 大跃进�期间, 各

地的浮夸风愈刮愈烈, 高产� 卫星�越放越大, 什么水

稻亩产 5 千斤、玉米亩产 5 万斤、地瓜亩产 30 万斤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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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等。听了这类报道,刘少奇非但没有喜悦之色, 相

反却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, 他曾斥责说� (水稻)亩产

5 千斤,肯定是吹牛!� [ 15]当河北徐水县宣布� 跑步进

入了共产主义�这轰动全国的消息报道后,他亲自带

队去徐水县考察。通过调查了解, 耳闻目睹的大量

事实表明,徐水县的所谓� 共产主义�, 只不过是吃公

共食堂不要钱的平均主义和一张只画着电影院、图

书馆却连居民区都没有的� 共产主义新农村规划

图� ,他痛心了。� 七千人大会�上, 刘少奇在� 书面报

告�中对不作调查研究、不实事求是的问题作了比较

深刻的分析,指出: � 最近几年, 有许多干部忘记了毛

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的作风。�他们决定问

题时,不调查, 不研究, 以感想代替政策; 进行工作

时,乱提高指标, 说空话,瞎指挥,他们听了一些假典

型、假� 卫星� , 就以讹传讹, 盲目推广。他痛切地指

出:有的人� 故意弄虚作假, 瞒上欺下� , � 为了争名

誉、出风头, 不惜向党作假报告, 有意夸张成绩, 隐瞒

缺点,掩盖错误�。[ 16]只有亲身经历了实地调查, 才

有如此发人深省之言。

综合刘少奇� 大跃进� 以来几年的调查研究与

� 七千人大会� 上的有关论述, 我们发现, 在� 大跃

进�、人民公社化运动及由此造成全国性经济动荡、

人民生活困苦这种特殊年代, 刘少奇通过深入而细

致的调查研究, 能够深刻把握问题的实质, � 七千人

大会�上对困难的客观估计、对产生困难原因的分

析、对犯错误的根源的探索, 无一不是深刻反映了事

物的本质, 闪耀出真理的光辉。值得指出的是,正是

在对困难形势的估计、对产生困难原因的分析基础

上, 刘少奇虽囿于当时的政治气候,仍从总体上肯定

� 三面红旗� , 但在大会上已经对� 三面红旗� 发出疑

问了, 他说: � �三面红旗� , 我们现在都不能取消, 都

继续保持, 继续为�三面红旗� 而奋斗。现在, 有些问

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, 但是经过五年、十年以后, 我

们再来总结经验, 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

论。� [ 17]这又是一束来自调查研究的真理光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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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iu Shao- qi� s Research& So- called

� Seven- Thousand People Meeting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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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Since� the Great Leap Forward� and the start of people� s commune movement, Liu Shao

- qi did lots of researches. He made an object ive evaluation of the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national econ-

omy at the � Seven- Thousand People Meeting�. He deeply analyzed the causes and the roots resulted in

problems. All these had a close relat ion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meeting style of the so- called � Seven

- Thousand People Meet ing�.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se relat ions,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

necessity and actual significance of a leader to make deep and careful investigation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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